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

海，走进都市一隅的家

门，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

能释怀，影响着你的心

情，把它记录下来，让它

成为岁月的书签。来稿请

写明作者真实姓名、电

话、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

储蓄卡号，以便采用后发

放稿酬，谢谢对我们工作

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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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情怀

◎◎闲看简说

粽子里的玲珑女人心
北方都市里的端午，没有江

南水乡的那么热闹。那些诸如挂

艾叶、赛龙舟、点雄黄、戴香包等

经典的情节，都被潦草而无奈地

跳过，唯一剩下的主干，便只有

吃粽子。

因为母亲不会包，我们小时

候吃的粽子，都是街坊四邻和父

母的学生家长们送的。几只青绿

里泛着微黄的粽子，摆在小竹浅

儿里端了来，送粽子的阿姨临走

时，总要喜眉笑眼地交代一句：

“红线是豆沙的，马莲草是小枣

的。”解开上面的红线或是马莲

草，把透着清香的苇叶一层一层

地剥开，那一刹那间的焦灼和期

盼，是一种荡漾满怀的欢喜。褪

去了苇叶的粽子，莹润、光洁，四

个玲珑的尖角，是那样的规整漂

高高的小山渠
多年后，我再次回到了高渠

村。

高渠村坐落在贺兰山脚下，

隶属于宁夏贺兰县洪广镇，村里

的人世代耕种劳作，经历了几次

大的变革，至今仍存在着，是个

饱含乡情、朴实简单的小村落。

村落里的炊烟照常升起，数量比

多年前少了许多，但仍旧温暖安

还我一个童年
六一儿童节，我们从电视、

报纸和网络上，看到孩子们在大

人们的呵护下实现着天真烂漫

的儿童梦。儿童梦是什么？恐怕

谁也一下说不清楚。现在这些娃

娃们可是赶上好时光了，用我们

家乡话说就是：“生在蜜钵钵里

了，糖的甚也不知道。”写这篇文

章之前，我给在小学工作的传女

子去电话，问现在的孩子怎么过

儿童节？此时，她正在被窝里窝

的了，享受着节日带来的舒展，

懒洋洋地说：“学校的活动节前

就搞完了，明天还有一些社会活

动需要我们出人配合。”也就是

配合政府或社会团体的一些活

动。从她口里我知道，一般到了

“六一”这一天，每个家庭都是领

上自己的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

去选择一个地方玩耍和吃喝，然

后再给孩子送一个礼物。

想起我们小时候也过六一

儿童节，没有父母陪伴，没有好

吃的，没有好去处，没有什么礼

物 。记得六一儿童节最热闹的

就是学校的运动会，奖品是作业

本、铅笔。放假这一天，母亲给我

们每人2角钱，然后就上班去了。

我们拿着这2角钱，走在街上就

和现在的亿万富翁心态一样，心

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争吵着

怎么花这几毛钱，弟兄几个商量

来商量去最后达成共识。买几本

小人书那是肯定的了，买几支冰

棍儿也不在话下，最后再看一场

电影。那时候虽然钱少，可是钱

就是钱，很耐花。一本小人书也

就是5分钱左右，一支冰棍儿3到

5分钱，一场电影儿童票5分钱。

我们的童年，是在缺吃少穿

的日子下度过的。有人问，那你

还为啥怀念那个时代？我的回答

总是难言相告。这里既有怀念，

也有感慨，更有无奈。到了这个

岁数，童年只能是离我们越来越

远了。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那

时候的上课，大部分时间就是背

诵毛主席语录。因此，《为人民服

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

老三篇被我背诵的滚瓜烂熟，直

到现在也没有忘记。我的童年几

乎是吃玉茭面、红薯干和山药度

过的，那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

我们家男孩子多，再加上副食不

好，所以粮食是一个月顶不上一

个月。最困难的那些日子，母亲

经常让我们出去捡菜叶子，掏苦

菜灰菜，用来代替食品吃。记忆

中尤其是灰菜这个东西，吃一次

还行，连住吃就不行了。不是眉

膀，就是脸肿 。

我的童年是这样玩儿大的，

打弹弓、扇烟盒、推铁环、背铁钱

儿、抽毛猴儿（陀螺）、上树掏雀

儿、野外拔草、搬砖溜瓦、偷鸡摸

狗、打架斗殴 。那时候的我们真

是很耐，即使是头破血流回了家

也不敢做声，怕的是被父母发现

挨打。倒是经常我把别人打坏被

人家找到了我们家，说我父母没

教育好我，怕的我不敢回家 。

童年是个不经意的记忆，可

每一次回到家乡，那些发小，说

的最多的还是童年。他能把你失

去的记忆，梳理的整整齐齐，你

就是想不承认，那么多的证人证

据就在你的眼前。我们那时候很

穷，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却很独

立。一个假期，我们在头几天就

把作业糊弄完了，接着就是开始

碰头切砍的胡闹。记得那时我家

住的前后大院，夏日里我们院里

的小伙伴结伴而行，到小城外的

水库凫水，赤条条把天地的精英

都吸溜进肚子里头了；每到日头

落下时分，院里的小伙伴们都手

提棍棒，打仗扬土去。

傍晚，母亲拉长了嗓门喊：

狼不吃的灰猴们，欢欢介回来吃

饭哇！一院的小伙伴便都聋了哑

了，大气也不出了。待回到家时，

头上是土，鞋里是土，耳朵眼儿

里也是土。一声不响地吃饭呢，

眼尖的母亲倒看见衣服扯了，脸

面青了，少不得提起笤帚疙瘩

来，梆梆梆地往屁股上敲。骂就

由她骂，敲就任她敲，好男儿再

难也不哭不叫。只等着吃饱了钻

被窝，还去做那个甜甜的梦。总

是梦见把小伙伴踢倒了，醒来时

褥子上一滩尿。

我们的童年就这个样子，虽

然没有现在的孩子吃得好、穿的

暖，但是我们很充实。如果还让

我选择童年的方式，我会毫不犹

豫地选择那个少吃缺穿的童年。

因为，我们的童年是真正的童

年。 文/杜洪涛

亮，在细瓷小碟的绵白糖里轻轻

一蘸，像玉骨冰肌的女孩子落了

一肩的细雪，看去娇俏可人，吃

来爽滑筋道，用时下流行的一个

字概括，那就是：爽！

妹妹出嫁那年，按照老一辈

的风俗，母亲这里要给亲家那边

送九十九只粽子。我家里没有人

会包，这九十九只粽子，便只有

依靠外援。好在母亲人缘儿极

好，没等她出去找人，早有志愿

者上门来说，赶紧把至少十斤的

糯米洗好泡上，回头她带两个包

粽子的能手过来帮忙。大约是两

天后的早上，她果然带了两个阿

姨风风火火地来了，老姐妹三个

麻利地洗手、落座，气定神闲地唠

着家常，手上的苇叶和红线，则像

蝶儿一样跳跃飞舞。一个个粽子，

眨眼间从她们的手里滑进一旁的

瓷盆，变戏法儿一样的轻快利落！

我惊诧得半张着嘴，蹲在瓷盆旁

边仔细端详：一个个粽子就像事

先称好了分量一样地个头儿匀

整，紧实周正、棱角分明。一个黑

胖的阿姨见我看得着迷，便面有

喜色地问我：“你知道粽子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角吗？”我摇头。她便

告诉我说：“粽子有四个角，是因

为从角上咬下去，可以吃得很秀

气———糯米团这东西，如果是圆

滚滚的一大球，保管会黏糊糊地

沾一脸。那吃相，该有多难看？”

我笑了，不知道她说的这

个，算不算“粽子四角论”的本

源，但以后每次吃粽子，我都会

习惯性地摸摸嘴角，果然干干净

净地，不要说脸上，就连嘴角和

唇边，都一点没沾。

端午节快到了，这些天的街

头巷尾，卖粽子和苇叶的渐渐多

起来。看着布衣素面的主妇，恬

静悠闲地拎着苇叶三三两两走

过，我心里时常会想：粽子这东

西，其实也是很有点玄妙的，它

柔韧而不失棱角，看似千篇一律

的外形里，总有一点属于自己的

独特味道。于是便一厢情愿地觉

得，一个女人无论长得美丑，也

无论是豪爽还是文秀，但凡会包

一手玲珑美貌好粽子的，多半会

有一颗精致的心。 文/阿 简

逸。村子不大，从前繁盛的时候，

人口也不过百来个，如今更少

些，大约只有二三十个。人们扛

着农具从田间走过，穿过绽放的

杏花，含苞的桃花，经过新绿的

树梢，走得缓慢又悠然。小水渠

汩汩流淌着，村子里的人家磁铁

一样牢牢吸附在水渠的周围，星

星点点的，点缀着初春的傍晚。

小水渠的活力不减，如今已经流

成了一条小溪，上百年来一直滋

养着两岸居民，使这里人丁兴

旺，家族生生不息。

此时心情和多年前完全不

同。二十年前，我还是个刚读学

前班的小学生，天真烂漫，不谙

世事，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对读

书写字没有多少兴趣，只对昏天

黑地的玩耍有浓厚的兴趣。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就

是放假，寒假暑假都好，让我可

以有充足的时间在山野间撒欢

儿，一解学习的苦闷。天性如此，

使我一坐进课堂就如坐针毡，浑

身不舒服，屁股上像长了刺一样

动来动去，我想是因为我自小生

长在大戈壁，自由自在惯了，骨

子里野性未改，到哪里都念着广

阔天地的好，到哪里都想迎着风

奔跑，做个皮实的泥猴儿。自我

有记忆起，每每面对大天大地，

都有使劲折腾一番的想法，直折

腾得自己筋疲力尽、四处冒灰为

止。当我第一次面对高渠村的时

候，也是如此。

一向开朗的我迅速和村里

的小伙伴打成了一片。夏天，村

里的庄稼和蔬菜长得正好，大大

小小的孩子都猫在地里，摘柿子

黄瓜吃。柿子长得又圆又亮，红

红的像灯笼一样垂挂在秧叶里，

咬一口，甜甜的汁水就顺着下巴

流下去，滴到胸前的衣裳上，三

五个柿子吃完，一件干干净净的

衣裳就变成了一块斑斓的布，回

家少不了招一顿责骂。

新上架的黄瓜很脆，汁液很

甜，大家吃饱了就躺在水渠边的

青石板上晒太阳，露出圆滚滚的

小肚皮，懒懒地躺着，看天上的

云飘过，听四周的风声、鸟叫和

狗叫声，惬意又满足。那时候家

家户户都有一块自留地，种满了

菜，但大家还是觉得偷摘的好

吃，长在自家地里的，再好也不

愿多看两眼。

小水渠穿村而过，村后有蓄

水用的黄河大水渠，村附近还有

湖泊和渔场，不过大人们一般不

许孩子们去黄河渠和湖泊渔场

上玩。有一年一个孩子自己去村

后玩，掉进了两米深的水渠里，

大人们找到时他已经顺着水渠

飘了几百米，从那以后家家户户

都看紧孩子们，不许轻易玩水，

只有危险性不大的小水渠能偶

尔下去玩玩。

村头就是我姥爷的果园，酥

梨、红李、黄杏、酸枣、苹果、香瓜

应有尽有。每到夏末，果子还没

有成熟的时候，嘴馋的就已禁不

住季节引诱了，纷纷上树摘果，

把夏末最浓郁的色彩和滋味都

吃下肚，尝鲜尝个够才够本。成

年后，舅舅造了一个苗圃，种树

种花种草的同时也栽了不少果

树，桑葚、蜜桃、杏子取之不尽，

才稍稍唤回了我童年时代的记

忆，弥补了我漫长青春岁月中与

果树无缘的惨淡境遇。

丰收的不止果子，还有成片

的水稻、小麦、玉米和油菜花，接

天连日的金黄色能够绵延几十

里，一眼望不到边去，田地里蜂

蝶飞舞、风声朔朔，阳光洒落在

上面，第一次有了迟疑和停顿。

风吹过，万物皆静默，唯有眼前

这一片田野是鲜活的，它们欲语

还休，将成熟的味道播撒得到处

都是。人们晨兴理荒秽，戴月荷

锄归，腰板挺直、脚步踏实，踩得

大地咚咚作响。那种震撼和美，

使我一生都无法忘记。也就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脑海中才开

始有了大山水、大格局的开阔视

野，是朴实无华的高渠村给了我

出发的方向，使我在后来的很多

年里，一直在追寻这样的开阔和

壮美。

这一次回来，村里的人声少

了很多，许多熟面孔都消失了，

有些去世了，有些外出读书工作

了，还有些搬进了城里的大房

子，离开了世代兴隆的高渠村。

我不禁有些黯然。

跳出高渠村的脉络，我又清

明了几分，心中的阴郁渐渐散

去，这高高的小山渠教会我的温

暖、刚毅和驯良不会失去，这些

品质是不会骗人的，我将永远是

高渠的血脉。 文/李 娜


